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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澍，1944年9月出生，1968年12月
毕业于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毕业后分配
至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柴达木汽车修理厂，任技术员。1978年7
月调至海西州文联工作。1986年8月调至
海西州广电局工作，历任文学刊物《瀚海
潮》主编，海西州文联副主席，中共海西
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海西州广电局局长。
1972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著有
中篇小说《咸水湖淡水湖》《春风沉醉的
晚上》，短篇小说《活佛》《琴心》等。
著有小说作品集《活佛》。本文作者王贵
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青海省海西
州委副书记、青海省文联主席、青海省广
电厅厅长。

第一次见到高澍是1973年，在他所工

作的柴达木汽车修理厂。他穿着一身油渍

斑斑的工作服，正全神贯注地在车间里干

活，俨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

高澍出生在一个家学渊源的知识分子

家庭，父亲一辈中兄弟几人都是大学生。

他的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因涉嫌“反革命

高澍，我的好兄弟
○王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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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而锒铛入狱，冤死狱中，母亲随后改

嫁。少失怙恃的高澍只好跟着奶奶，生活

在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叔父周南的

家里。1968年大学毕业后，高澍被分配到

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大柴

旦镇的柴达木汽车修理厂任技术员。我与

他同一时期来到海西，在距大柴旦200公

里的德令哈工作。因为年纪相当、经历相

似、气味相投，我们很快成了相契甚深、

无话不说的朋友，我到大柴旦出差会去找

他，他来德令哈也会找我。

高澍毕业于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他

不仅理工科根底扎实（我们常笑说他脑子

里装了半个硅谷），而且涉猎广泛，知识

面宽，用博览群书、杂学旁通来形容他，

一点也不过分。我学的是中文，涉及文

学话题，他知道得比我多。从《诗经》到

唐诗宋词，从汤显祖的《牡丹亭》到袁枚

的《随园诗话》，再到列夫·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雨果的《九三年》，他

如数家珍。读他的文章，其思想之缜密，

文笔之老练，也使我不免有自叹弗如的感

喟。高澍单纯透明，喜怒哀乐挂在脸上，

有着嵇康式的迂直和耿介。他思维敏捷，

出语幽默，常常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但

有时也会莫名地忧伤。在别人高谈阔论的

时候，他却默然不置一词，甚至会无视他

人的存在，站起身来就走，连一声招呼

都不打。对于自己信赖和服膺的人，高澍

礼敬有加，掏心掏肺；而对于他不大“感

冒”的一些人，则常常以讽刺挖苦的语

调，表达他的不满和不屑。记得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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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高澍在路上走着，他忽然说：“给你

提供一点小说素材吧：有那么一个人，当

官的，他本来是坐在办公室里打瞌睡，可

一听到外面的脚步声，知道有人来找他，

便立马正襟危坐，抽出笔筒里的红蓝铅

笔，使劲地在书本的字里行间画道道；他

本来昂首阔步地走在路上，看见对面过来

人了，就赶紧弯腰捡起地上废弃的一颗钉

子，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不是浪费吗？

不像话！’”说完，高澍哈哈大笑：“怎

么样，够典型了吧！”我问他此公乃何许

人也，他答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实有其人，非我杜撰也。”毫不隐讳自己

的情感好恶，始终秉持自己的秉性、志趣

和追求，这就是高澍。

正因为不苟流俗，不曲意迎合，哪怕

是身处逆境，也依然不平则鸣，嬉笑怒

骂，风标落落。所以，高澍后来的命运就

不那么好。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

始以后，高澍因为对厂里个别领导的行

事、做派有意见，就意气用事地写了几张

大字报，贴在大柴旦的街头和德令哈最显

眼的人民商场门前，因而惹得一些领导老

大不快。为此，高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运动

开始以后，他在厂里首当其冲地

受到了惩罚，接着，又被一纸调

令调配到了都兰农机厂。还在他

没去都兰之前，我们就有“截

留”他的想法。但是在我们表达

了这样的愿望之后，一位主管干

部工作的领导立即驳回了我们的

请求：“留在州上，其他人可以

考虑，高澍不行。据厂里反映，

这是一个自高自大、目无组织的

反党乱厂分子。正因为这样，才

要下决心把他调出来。”乖乖，“反党乱

厂”，多大的罪名！看来我们人微言轻，

这忙是帮不上的。幸喜的是，不是所有的

人都这样看待高澍。当我把上述情况向时

任州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平顺汇报之后，他

摇了摇头，不无遗憾也不无感慨地说：

“他（显然是指对高澍成见甚深的领导）

就是权威？对他提点意见，就是有问题

了？有本事，能干，就是大好，别的缺点

毛病算什么。”这话放在今天，已经不算

新鲜，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

1977年，还真给人以醍醐灌顶、振聋发聩

的感觉。“截留”虽然没有成功，但多少

还是起到了一点铺垫的作用。1979年再

调高澍，就没有多少磕磕绊绊了。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高澍是一个有

水平、有能力，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劳

任怨的编辑，也是一个很称职的刊物主

编。记忆深刻的是：高澍对作者真情关

爱，尤其是对那些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

但凡其作品有一定基础，高澍都会帮助他

们修改润色，予以采用；即使不用，也都

写上意见退还作者，或者把作者请到编辑

部面谈。人们从高澍编过的稿件上，总能

1981 年夏，青海省海西州文联工作会议，与会同志合

影。第 3排左 2为高澍，前排右 3为王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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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修改过的许多痕迹，感受到他甘为

人梯的高风亮节。有的文章，整段文字甚

至都经过了他的重新撰写。海西那时能够

产生一个作家群，与文学刊物《瀚海潮》

的创办大有关系，也与编辑部里有高澍这

样慧眼识文、且对作者充满爱心的编辑大

有关系。高澍对工作满腔热情，十分投

入。《瀚海潮》创办之初，在海西州印刷

厂印刷。州印刷厂以前只承印文件之类的

印刷品，文学刊物用字浩繁，编排、装帧

等都有更高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激光照排

的技术，检字，特别是捡寻一些生僻繁难

的铅字，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师傅

来说，还是有些难度的，稍一不慎就会出

错。有鉴于此，在每期刊物发排之后，高

澍一有时间就去检字车间，帮助工人辨认

和查寻铅字。在州印刷厂的检字车间，我

多次听到工人师傅对高澍的赞扬：“他现

在是我们的师傅。”高澍有着良好的专业

素养和导向意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

内一家文学刊物发表了一篇贬损鲁迅的文

章，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引

起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义愤和谴责。这篇

文章一开始是寄给《瀚海潮》的，编辑部

研究之后决定退稿。为了慎重起见，高澍

又把稿子拿给我看。我看了这篇文章之

后，和高澍做过一番认真的讨论。从文章

的具体观点，说到它的总体倾向，以至说

到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讲过的一段

话：“一个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

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

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

奴隶之邦。”最后，我们一致的看法是，

我们的刊物不发这篇稿子是对的。不发，

是对鲁迅先生的崇仰和捍卫，是对读者的

负责，也是对刊物的爱护。今日重提旧

事，只是想借此说明，在一些事关舆论导

向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为刊物的一个负

责人，高澍的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确

的，处置也是妥当的。

以高澍所拥有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年

富力强、文理兼通等个人条件，改革开放

以后，无论是考研还是调离海西，另谋高

就，大概都不是太难的事，可高澍却从来

没有动过走的心思。直到1986年，北京

一家媒体发来了商调函，准备调他去当编

辑，这走与不走的问题才成了高澍不得不

面对的现实。高澍拿着北京方面的商调函

来找我，我问他：“留下来可以吗？”他

回答说：“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还是走

吧，过了这个村不一定再有这个店。”我

想也是，高澍学校一毕业就来到海西，在

海西已经待了快20年了，好不容易才有了

这么一个回京的机会，我们应该尽量成全

他的愿望。但鉴于高澍在海西是个小有名

气的人物，我作为州委副书记，不能擅自

做主。这样一来，我便向当时的州委主要

负责同志王汉民（1970级自动化）作了请

示。汉民同志基本同意我的意见，他明确

表示：“人才难得，我们先尽量挽留吧。

海西缺人，尤其是缺像他这样的人。”随

后，我便陪同汉民书记去了高澍的家里。

我们恳切地向他表达了州委的挽留之意。

高澍沉吟了一阵，出乎我意料地说：“好

吧，那就不走了。”后来，高澍告诉我：

“本来是下定决心要走的，可你们一来，

不知为什么，要走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了。海西对我不薄，我要是坚持一拍屁股

走人，那就不够意思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真心挽

留，竟然把高澍永远地留在了柴达木。

在1987年8月9日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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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原

局长庞文弟同志，因病于

2025年10月2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8岁。

庞文弟，1927年1月

生，河北清苑县人。1947

年4月至1947年9月在清华大学工程委员会

工作。1947年9月至1949年6月在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学习。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6月

高澍不幸遇难。我是州上最早得知这一噩

耗的人。州委宣传部的苏晓然气喘吁吁地

跑来找我，说是高澍出事了。我连在家里

穿着的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跟上他就往

医院跑。走进病房，看见躺在病床上的

高澍头上脸上都有血痕，摸了摸他的胸

口，胸口好像还热着，但围在旁边的医生

说：“高澍的头上被汽车撞开了一个3厘

米深、11厘米长的口子，脑颅破碎，生还

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人的生命竟然会这

么脆弱，生龙活虎般的一条汉子，眨眼之

间，就去了另一个世界。望着床上再也醒

不过来的高澍，我禁不住失声痛哭。高澍

啊高澍，你才43岁，你的孩子才上小学，

你怎么就忍心撇下他们扬长而去呢？你担

任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兼海西州委宣传部

副部长）才半年，多少人对你寄予厚望，

你自己不是也正在调查研究，着手绘制海

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美好蓝图吗？你不

是还说，要积极争取省上支持，尽快将广

播电视的微波线路通到海西，让海西人也

看上青海台的电视节目，并要组织力量，

好好拍一些反映海西山川形胜、人文风情

的纪录片吗？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将夙愿

付之东流呢？

高澍的后事是我主持办理的，办得

朴素而又隆重。我们都想用这种备极哀荣

的方式，表达对高澍英年早逝的惋惜和

悼念。高澍追悼会开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我老是出现幻觉一样的疑惑，高澍真

的死了吗？虽然这疑惑一闪而过，只是恍

惚着。许多时候，我又觉得，高澍没有死，

他随时都会推开房门，站在我的面前微笑。

那一身半旧的中山装，那深厚的男性的嗓

音。我无法相信这些俱作梦中容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高澍

父亲冤案的昭雪，暌隔20余年的母亲也与

他在武汉见了一面，加之工作顺利、前途

看好，高澍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能明

显地感觉到，那几年，是高澍活得最神采

飞扬的一段时间，常常能听到他那爽朗的

笑声，看到他激情迸发的文字和豪迈的气

概……这一切，于今都飘然远去、无影无

踪，如何能不让人痛心入骨，几番垂泪！

高澍，我的好兄弟，愿你的灵魂在天

国安息！

庞文弟同志逝世  享年 98 岁

至1965年底，在中共北京市高校党委、市

委大学部工作。1966年1月至6月，任中共

北京市宣武区委书记处书记。1971年底至

1979年5月，任清华大学基础课分党委书

记，建工系、自动化系分党委书记。1979

年5月至1988年，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副

局长、局长、党委书记。1982年起，任北

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会长、顾问。

1994年11月离休后，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

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


